
 
 

【多元觀點】 

精神與形式的並重──朱子《家禮‧祠堂》

對於現代倫理建設的啟發+ 

何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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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家禮》（見《朱子全書》第柒冊）

對整個東亞都產生過深遠影響。隨著時代變

遷，其具體內容雖然可能已難再用於現代社

會，但其制禮的精神以及某些具體設置，仍值

得認真體會，以獲啟發。本文僅就朱子於《家

禮》中首闢〈祠堂〉一節而略加討論。 

自商周革命提出「以德配天」的觀念起，

中國社會便將對超越外在神的崇拜轉向對現世

人間的關懷。後世雖有佛、道兩教的傳入與興

起，但宗教組織始終沒有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的

基本單位。家庭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細胞，各自

的家庭成為每個中國人自己的「教堂」。唐、

宋社會轉型以後，望族消散，類似現代核心型

的普通家庭實已漸成主要形式。在這樣的社會

轉型過程中，傳統的以上層社會為主體的儒家

禮儀並沒有及時地實現有效轉型，而佛、道兩

教的儀式恰好滿足了基層社會的需要，從而成

立基層社會的禮儀。因此，隨著新儒學運動的

深入，儒家禮儀如何主導中國社會成為新儒家

的重要訴求。 

朱子《家禮》的根本精神，就是要使儒家

的禮儀重新主導中國家庭的倫理生活，從而從

基礎上有效地導入與貫徹儒家的精神。朱子於

《家禮》中首闢〈祠堂〉，根本的用意即在

此。朱子曰： 

此章本合在〈祭禮〉篇，今以

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

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

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於

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立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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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

降、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

據以考焉。 

可見，朱子欲使儒家禮儀重新主導中國家庭的

倫理生活，並非僅在儀式本身，而根本是在儒

家精神的貫徹，即儒家以家庭為中國社會基本

單位的確認，而這個確認又具體地表徵為「報

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 

現代中國的變化當然已非唐、宋可比，無

論是公私生活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雖

然在今天的中國，核心型家庭仍足以構成社會

的基本單位，但家庭的禮儀不僅散亂，而且家

庭之構成社會基本單位所賴之精神認同也含糊

不清。如果反觀朱子於〈祠堂〉中所申明的精

神用意，則現代倫理建設的根本，固然需要考

慮種種禮儀制度的訂立，但首先是應該思考現

代倫理的建設究竟是要確立起怎樣的精神指

歸。設如「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是

否仍是現代中國家庭所要確立的精神？這個精

神是與陰陽世界觀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國家庭的

譜系意識相適應的，而這恰與現代中國，至少

是近幾十年的性別觀念與生育制度是頗具衝突

的。如果完全放棄朱子所標示的精神，則現代

中國家庭又應該確立什麼樣的宗旨。至少，如

何使現代中國的家庭倫理在保持譜系意識的前

提下，相容現代社會對個體的強調，成為我們

必須面對的理論問題。不難理解，即便是在傳

統中國，傳世久遠的家庭也在少數。在實際的

意義上，譜系意識可能並不起多少作用。但

是，在傳統社會，家庭－個體中間的衝突顯然

也是不嚴重的，故在儒家的理論上可以強化

「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作為家庭的

精神指歸。而現代社會，家庭－個體在事實的

層面上也許並不構成根本的衝突，但在理論上

恰恰又是緊張的。 

朱子制禮，立意雖在精神，但卻並不忽視

儀式的重要，甚至是尤為重視，此正是他的理

必依氣而發揮作用的哲學觀念在禮儀上的貫

徹。朱子遠勝其同時代思想者的地方，則在於

他固然深研古禮，但只是為了由古禮而見古人

制禮之精神，而不是為了照搬古禮。相反，在

禮的儀式上，朱子可謂與時偕行，強調緣俗成

禮。他在《家禮》上首闢〈祠堂〉，便貫徹了

這個立場。他講： 

然古之廟制不見於經，且今士

庶人之賤亦有所不得為者，故

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度亦多

用俗禮云。 

緣俗成禮顯然是一個積極而有效的原則。現代

社會的公私生活，同樣存在著或中或西，或不

中不西，或既中又西的種種俗禮。而問題則在

於，在這些混亂紛呈的俗禮中，人們並不確切

知道其背後存在著怎樣的倫理精神。與此相

應，這種種俗禮自然也無從著手，使之根據什

麼得到修潤而成為應當宣導的禮儀。 

不過，在祠堂問題上，除了顯而易見的緣

俗成禮以外，更值得注意的，似乎是朱子在重

建儒家的家庭倫理時，對於建立家庭公共空間

的重視。朱子所謂「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

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實際上反映出

至晚到南宋時，中國社會的俗世化進程已使得

家庭日趨小型化。古代廟制無力實行，而且廟

制是否曾真正普遍存在尚可存疑，因此，家庭

禮儀的實施必須有待於公共空間的營造。朱子

將久已存於民間的祠堂，從依附於祭禮的場所

加以專門標舉，置於整個《家禮》之首，實際

上起到了改造與擴大祠堂原有功能的作用，使

之發展成為近世以後中國社會的家庭禮儀得以

施行的重要公共空間。 

由此而思考現代社會的倫理建設，如果倫

理建設不只是停留於觀念與語言，則必待公共

空間的營造，或已有公共空間的功能改造。尤

其應該注意的是，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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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虛擬空間的建立，人們由於生活與生產的

獨立性日漸提高，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疏離也越

來越強。因此，現代倫理所依賴的公共空間實

應在現實與虛擬兩個世界中同時建立。




